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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过去了，彭少云夫妇
还未归案。

“在思想保守、传宗接代
思想还很强的山村，女孩出这
样一个事，等于葬送了一
生。”在威宁县卫生系统一名
科级干部看来，等十年后她们
婚嫁了，影响可能才会凸现出
来。

实际上，这些孩子的生活
轨迹已经发生变化，年龄稍大
一些的黄俊铃、彭静已外出打

工。受害学生许会的父亲许长
发在知道真相后精神失常，见
人就打，成了疯子，母亲带着
许会姐弟4人离家出走，不知
去向。

其他的还在继续读书，不
时有些流言围绕在孩子们身

旁，面对记者，她们多缩在墙角
边上，一句话不说。

案发后的学校，开了几次
师风师德会议，学校内也不准
再摆摊。另一项变化是，在新
发乡中心小学办公室墙上张
贴了31项“规章制度”。

而新发中学代理校长、教
导处主任刘维昌却想辞职了，
“事情太多”。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摆
在这位新任校长面前同样
棘手的问题是缺少教师。按
照威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杜

培智的算法，新发乡适龄儿
童大约 5000多，按照正常
教育比例，应该有 200多名
教师。

但事实上，被杜培智称为
“素质太差”的彭少云和张忠
陆这样的教师还是稀缺资源，

目前全乡有老师140多名，缺
编100多名，现有教师中有70
多名为临时代课。

6月 21日，这名教育局
副局长坦陈，师资不足、教
师整体素质不高确实影响了
当地的教育。

“老师祸害学生，我们有
啥办法。” 在刘敏的父亲眼
里，当地的老师形象已大打折
扣，他希望政府给孩子一些持

续帮助，“能帮娃办个伤残证
最好”，同时希望孩子们能忘
记这件事儿。

不过，有一点，这些山民忘
不了，以前根本记不住日期的
家长，现在记住了孩子放学的
时间，中午12点20分和下午
4点30分。
“估摸这个时间，如果

娃儿还没有回家，就会到路
上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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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骗孩子的人是彭少
云、张忠陆，新发乡中学教

师，以及他们的妻子赵尧、
李慧艳。

王金凤等受害者说，去
年春天一个周五，彭少云的
妻子赵尧找到她和黄俊铃、
许巧燕和许会等几名同学，
说请她们帮助娘家栽包谷，

作为回报，回来给她们摘蚕
豆吃。

孩子们说，被骗上车

后，赵尧不让她们跟别人
说话，遇到熟人就说进城
找母亲。
“彭老师说，谁说话就

把谁扔到车下碾死，我们
都不敢出声了。”另一名被
拐骗的女生刘敏说，她首
次被骗是在去年的 3月 11
日，当时彭少云夫妻租了

一辆面包车拉着 3名女生
进城。

“到了一家旅社，赵尧
让我们换上三角裤。”刘敏
说，她们问为什么，赵恶狠
狠地说，“不许问。”之后，
女老板带来两个讲普通话
的男人，“他们嫌我们太
小，就走了”，刘看到，女老

板和赵尧吵了起来，并大喊
“你们拐卖儿童，还有脸跟
我们吵？”

刘敏回忆，在回家路
上，彭少云吓唬她们，“回
家不许告诉父母，否则杀了
你们全家。”

2006年 3月 24日，彭
少云再次将刘敏等三名女
生带到水城上述旅行社，这
一次，刘敏没上次幸运了。
“来的那个男的问我

多大了，我说13岁。他说太
小，然后就出去问彭老师，

为什么搞那么小的孩子出
来做？”刘敏回忆，之后彭
少云拎着把菜刀进来，威胁
她要说自己十八了。

刘说，第二日，上述的
男子再来的时候口里说着
“才不管你几岁，我是付了

钱的”，便撕掉她的衣服，
把她扔到了床上。

刘敏说，3小时后，男
子走了，她便坐在床上哭，
一会彭少云进来，打了她一
巴掌，说“哭什么哭，快死
下去，把鞋子穿起来。”

“赵尧威胁我们，回家
不许告诉家人，否则就把全
家都毒死、炸死。”王金凤
说，彭、张两人，在路上还不
断骂她们，说如果说出去，

她们就嫁不了人了。
受害学生说，彭少云还

说他在派出所、县里都有
人，“告也不怕，还会把我
们抓起来。”

2006年 8月，黄续照
等 4名受害学生家长一起
到彭家围堵，但彭少云和张
忠陆均称，根本不认识这几

个女生。
“彭少云的老婆赵尧

张嘴就骂。”王德堂说，理
论半天后，彭少云借口买
烟，结果跑掉了。

2006年 9月 15日，
黄续照等家长到乡派出

所报案。随后，又有多名
村民陆续报案，一场由两
名中学教师及其家属参
与的“胁迫女生卖处案”
浮出水面。

“我们哪里知道他们
会干这样的勾当？” 李荣

娟，原新发中心小学校长，
她说，不少中学老师都住在
小学里，彭少云老婆在学校
里摆了个小摊，直到事发
后，他们才听说此事。

案发后，李荣娟也被免
职，但在这名校长看来，彭

少云和张忠陆长期占据小
学公房做宿舍，还在校内摆
摊，后来发展到带社会人员
进校园赌博，不但沾染恶
习，也为他们接触那些幼女
提供了机会。

她说，自己从2005年

开始就找原新发中学的彭
校长、教辅站、乡政府反映
多次，“但没有人理会。”

新发乡教辅站证实，赵
尧自己也曾担任过一段时
间的小学代课老师，后来就
在新发中心小学摆摊。

据多名受害学生回忆，
跟水城店主、“买处”嫖客
接头、讨价还价的是张忠陆
的老婆李慧艳。

李慧艳，附近坪子乡
人，一直在学校附近摆摊，
卖些零食和学习用品。她的

丈夫张忠陆，平时不太显
眼，在新发中学教政治课。

当地居民对彭少云则
比较熟悉。
“矮胖，威宁师范毕业

的。”6月19日晚，新发乡

街上吴姓餐馆老板说，他在
威宁县开餐馆时就认识彭

少云，“那时就不安分，经
常跟几个哥们儿到小餐馆
喝酒，晚上也去卡拉 OK唱
歌，我还见过他们一伙人打
架。”
“爱吹牛，喜欢玩牌。”

跟彭多有来往的陆姓村民

说，彭少云有段时间常输
钱。学校证实，彭、张二人的
工资是1200元左右。这个
数字，相当于当地农民一年
的收入。

从新发乡街上走到彭
少云家———五辟村，需翻过

两座大山，步行5个小时。
彭父去世很早，他还有

个哥哥外出打工，只有 70
多岁的母亲在家，住着一间
破平房。

彭母跟当地的老人一

样，盘着深蓝的大头巾，蓝色
的布袍。“我快两年没见过他
了，他的事情我不知道。”

彭少云的表姐夫称，彭
上学以后就很少回家，他没
想到自己的女儿彭静也被
这个少有来往的亲戚所害。

而除了彭少云、张忠陆
夫妇外，彭少云的亲戚，原
新发中学校长彭斐朝的两
个儿子彭少龙、彭少虎，也
参与了他们的“生意”。

据受害学生回忆，她们
被骗到水城，大多数是坐彭

少虎那辆双排座面包车。
目前，彭少龙已被控

制，他的汽车也被警方扣
留，彭少虎在逃。
“孩子早已经分家，他

们做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
系。”曾担任新发中学校长
10余年的彭斐朝，在 2006
年6月突然辞职，他在受访

时只说 “彭少云调入中学
跟他无关”，其他不再多
言。

在水城，等待女生们的
是“大众旅社”的老板“张
姐”。据刘敏等受害学生回
忆，“张姐”，30岁左右，身

材很高，束起来的直发，说
普通话，但带一点本地口

音，她的旅舍在菜市场旁
边，周围是卖鱼的，很繁华。

按照孩子们的说法，每
次赵尧给孩子们 20~100
元，而彭少云出卖她们的价
格是 2000~5000元。据
《成都商报》 报道，“当地
煤老板有找处女的癖好，认
为找处女能带来好运。”

6月 22日，水城西边
一家歌舞厅的小姐表示，她
们知道这个事情，听说买家
多是外地的煤老板。事实
上，受害女生也曾经被转卖
到纳雍县及邻近的乡镇，都
是以产煤著称的县乡。

2006年 11月，经受害
学生指认，“张姐”被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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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案子时间跨度很
长。”杜培智，威宁县教育局主

管基层教育的副局长，他说，案
发时间从2005年开始，一直
延续到2006年上半年。

最早发现案情的是黄俊
铃的父亲黄续照。

2006年 6月，黄续照打
工回家，妻子将女儿的异常告

诉了他，“老是喊肚子疼，不
愿意上学，也不帮助家里干
活”。

黄续照读过几年书，又出
去打过工，在当地算是见多识
广的，当时就怀疑女儿出事
了，在他屡次逼问下，黄俊铃

说出了被老师胁迫遭强奸的
真相。

黄续照听了女儿的叙述
以后，担心事情不真实，先后
找到与女儿一同受害的三名
学生的家长：王德堂、许路宽、

许长发。
王德堂说，当时他也不相

信，但还没有等到女儿王金凤
回来核实，妻子就将女儿受害
的情况跟他们说了。

原来，去年 6月，王金凤
的母亲也发现了女儿的异样。
“她经常喊身上疼。”王

金凤的母亲说，以前孩子放学
还帮家里做饭、割草，但从那
几日开始，她回家就睡，王德
堂夫妇还以为孩子是伤风感
冒，到乡村赤脚医生那里挂了
几天盐水，但孩子的情况并没
有改变。

背着女儿，王金凤的母亲
到学校几次打听，从女儿的同
学处证实了女儿被拐的事儿。
回来一经对质，女儿说了实情。

因怕丈夫责打女儿，王德
堂的妻子一直隐瞒此事，直到
黄续照的到访。

后经家长们证实，近 20
名孩子曾被当地教师以帮忙
栽包谷为名胁迫到水城(ab

cd)等地卖处。当地教育局
核实的数字是18人。
“娃儿被祸害了，有些都

没了生育能力，当父母的谁愿
意说出去？”6月20日，受害
学生的家长觉得，孩子以后的
生活尤其是婚嫁，是他们最大

的顾忌，他们推测可能还有个
别家长，到现在还瞒着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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